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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琐谈

杨 通 儒( 苗族 )

在纪念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成立30 周年的时候
,

回顾个人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过

程
,

还是很有意义的
.

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
,

属于历史 民族学的范畴
.

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资料
,

除 文 献 之

外
,

主要来自田野调查
.

调查的深度和广度
,

除调查人员必须具备民族学的理论外
,

调查方

法是一项很重要的手段
.

调查得当
,

资料可随手拈来
,

即使属于隐蔽的情节
,

也能察觉而 没

法问清
; 否则所得资料

,

只属一般现象
,

.

不够深透
,

研究价值就相对降低
。

笔者从 19 5 6年下半年原贵州
、

溯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立 时 起
,

到 1 9 6 6 年
“

文

革
”

开始时止的十年中
,

几乎每年都作田野调查这项工作
.

一般是一年 3 至 4个月
,

最长为

半年
,

最短为半月 (仅 1 9 6 2年 )
.

综合调查点计 。 个
,

单项调查计 4 个
。

其中有 数人 合 作

的
,

也有个人单独
“

作战
”

的
.

调查过程中
,

遇见不少问题和困难
。

现作回顾综述
,

向建所

3 0周年敬献一点纪念
。

(一 ) 入乡问俗
,

以诚待人

每个民族都有 自己的一套 习俗
,

也有许多忌讳
,

连欧美科学发达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

居民
,

至今还保存与科学相背的一些忌讳
,

如认为某些数字不古祥等
。

相比之下
,

贵州省科

学
、

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
,

忌讳更多
.

这些忌讳有纯属迷信的禁忌
,

也有属于礼貌
、

礼

节的忌讳
。

无论调查任何民族
,

都要与群众接触
,

所 以下车伊始
,

先要了解一下当地群众最

忌讳的一些习俗
,

随时注意
,

不要触犯
; 否则给被访间人不好的印象后

,

对开展调查工作带

来许多难处
,

甚至对方不愿详谈
。

属于礼貌
、

礼节的忌讳
,

如年轻人不能在老年人面前跷脚
,

说话要尊重对方
,

遇上人 家

办喜事时
,

不要当面说一些
“

不吉利
”

的话等
.

有一些 民族的青年姑娘和中
、

老年妇女吸烟

的较多
,

抽烟时如有她们在场
,

不要忘记敬烟
,

否则将被认为是看不起她们
.

有的民族成年

人
,

无论男女
,

如在他们面前放
“

虚恭
” ,

会被认为是对他们不尊重而产生恶感
。

若疏忽这

些礼俗
,

将影响到资料搜集的深度和广度
。

习俗中属于迷信的禁忌较多
.

对这类禁忌也要尊重
。

尊重迷信禁忌
,

不是默认迷信
,

但

不要表现在神态上
.

如黔东南的大部份苗族
,

每在镶鬼后
,

要禁忌三朝不许外人进家
。

禁忌

标志是在门外树一小棍
,

高约 1米
,

上挽草标
,

表示忌家 (期满折除 )
.

遇上这种人家
,

不

要走访
,

就可达到既不触犯
,

也不显出尊重迷信禁忌的神态了
.

对于访问对象
,

无论中年
、

老年
,

男的
、

女的
,

要把自己当成他们巾的一员
,

不要显示



特殊
,

以使他们乐子接近
,

愿 意摆谈
。

入村几天后
,

也可能有人来要求解决一些纠纷问题
。

他们常常认为省里来的午部会帮助解决的
,

寄以很大的希望
.

遇上这种情况
,

可 以 让 他 讲

完
,

再按情况
,

告诉他去找村干或乡政府解决
,

1 9 5 8年 1 0月
,

笔者到凯里县 (现为市 ) 舟溪

公社的甘超苗寨调 查
。

三翻自大跃进时期
,

有一位苗族老姐来找
,

要求在自己房 头 空 地 栽蔬
·

菜
.

当时人民公社刚成立
,

自留地如何处理还没有规定
。

她讲完后
,

笔者告诉她去找原农业

合作社主任解决
,

她终于去了
. “

文革
’ ,

前到农村调查
,

经常遇上类似事情
.

自己虽无权处

理
,

但可为他们分忧
,

也不要使他们感到难堪
。

(二 ) 用语通俗
,

宪易后难

调查民族社会历史
,

要深入民族农村
,

访问的对象基本上是农民
.

他们多不识字
,

甚至

不谙汉语
。

因此
,

在访问时
,

语言要尽量通俗
;
如还不懂

,

应多解释
,

不要用学术上的词汇

或语气去问
。

否则他们越听越不懂
,

无所适从
,

甚至
一
敬而远之

” ,

不愿再谈了
。 毛

如不谙民

族语言而请人翻译时
,

要防止翻译者擅将少数民族的一些东西— 如古代人名乱套上汉族的

古代人名
。

黔东南苗族上古一仓很有名的领袖固央
,

有人曾将他译成了张果老
.

张果老
、

张

三丰
、

杨六郎等汉族古人的名字
,

在贵州的少数民族中流行面宽
,

调查传说故事时
。

’

常把他

们说是某民族古代的某人
,

这就错了
.

`

访问的内容
,

领从易起
,

再及难处
.

所谓易
、

难
;

是指访间内容的一般情况或偏僻
、

隐

讳 的地方
.

一般情况易讲
,

偏僻
、

隐讳难询
.

开头即间隐讳
、

偏僻的情况
,

被访问人可能会

有顾忌而佯装不知
,

所 以要先从他们易于说出的内容谈起
,

经过一段时间彼此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以后再问及难处
, ,

,

就较易于解决
.

如 10 5 7年笔者在台江调查苗族的原始宗教时 ` 请到一

位7
哆岁的老巫

卿岑
卜事先考虑内容有两处可能他不愿讲

:

一是以三片芭茅草占 卜就能知

道何鬼为祟的
“

奥妙
” ;

二是认为可置人于死地的
’

“

恶鬼
”

: 因此
,

将两者放到最后
,

先从

一般谈起 : 在请他讲娜勺一个多月中
,

笔者 以老辈看待他
,

并关心他的生活
,

相处得很好
·

最后问到 卜鬼方法时
,

他毫不犹豫地讲述
,

这是笔者事先估计错了
.

但当问到最恶的鬼时
,

.

他仍表示为难
:

经一再启发
,

并同意他提的条件后 、
`

他才愿意讲述户将很长的巫 词 从 头 念

包 得 以当场翻译
、

纪录
。 - 一

、 .

一 `
’ `

一
事先不考虑易

、

难
,

开 口即问
,

就要被拒绝
.

`

如场 8 2年笔者去紫云调查一个布依族聚居

村寨
,

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
_

。

因为事先朱作考虑扩开头即问当地布依族妇女易裙为裤大致始

于何时
,

他回答说
一

:
凹从古以来都不穿裙

” ,

这时我才意识到他是不愿意讲
,

可能是认为穿裙

是落后的装束而隐讳
,

但笔者事先查阅志书
,

知道布依族妇女改裙为裤以独 山一带为最早
,

始子乾隆年间
。

而与紫云为邻的罗甸
、

惠水等县
,

经调查得知是在民 国初期才开始改装
,

紫

云不会早于此时
.

他既避而木谈
,

不便再间
,

改谈其他
.

几小时后
,

才以独山
、

罗甸
、

惠水

等县改装的时间和情况
,

并以古代汉族妇女平时也普遍穿裙
,

后来才逐渐改裙为裤等例作启

发
,

他终于谈出是在民国初期改变的
,

解放后
,

老年妇女仍制衣裙为
“

寿衣
” ,

备作去世时

穿用
。

、
几 -

`

田野调查的访问对象
,

以阅历多的中
、

老年人为恰当
.

但 60 岁左右以上的老年人
,

一般

还要劳功
。

访间他们 、
一

.

要体贴和照顾他们 的休息
.

如昼间劳动整天
,

晚上去找就要事先征得

他们 同意
。

1 9 6 5年笔者到黄平县枫澹公社调查佯家月余
,

先请到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座谈
.

两

三天后的一天
,

笔者踉随社员卞田插秧
,

不知道他也在别处劳动
.

`

晚上到他家时
,

看见他似



成有些疲惫
,

他直接了当地说
:

你应去找年轻点的人座谈吧
。

于是向他致歉辞出
,

并连速几

天不再找他
。

后来他仍约去座谈
。

但他年事已高
,

不便长谈 只作礼节性拜访
,

请他核对资

料
,

每次都不超一小时
。

这样
,

我们始终保持和协的关系
,

搜集到丰富而真实的材料
。

( 三 ) 关键之处
,

详询含义

社会历史调查是为了研究
,

因此
,

每遇重要的地方
、

情 节和重要活动的表演含义
,

即使

属于迷信
,

也要问清
。

必要时
,

要多问几人
,

以求得正确的解释
,

才便于分析研究
.

调查农

业生产或生活习俗以及其他
,

都常遇到必须进一步问清之处
。

如黔东南一些地区 的 苗 族 结

婚
,

新娘进夫家时
,

必须先跨左脚
,

不要先跨右脚
。

主要送亲的一位中年妇女
,

一 定要随同

新娘
。

新娘入室后
“

掐 (撕 ) 鱼祭祖
” ,

须 用鲤鱼
。

先跨左脚
,

是希望先生男孩
;

用鲤鱼祭

祖
,

因其卵多
,

预兆以后她多子多孙
。

从这些行动的含义中
,

我们可 以提出一个看法
:

这部

份苗族的重男轻女思想
,

程度很深
。

又一些地区的苗族结婚
,

当新娘和送亲人离 女 方 村 寨

时
,

必由一位老奴殿后
。

她手捧一只圆形小饭箩盖
,

将盖内所盛的一小团糯米饭食毕
,

即以

箩盖向新娘走去的方向连滚数次于路面
,

口 中念念有词
。

这是祝愿姑娘成了夫家的人后
,

不

要三心二意
,

不要逃婚
。

得知这一表演的含义后
,

就可进一步询问历史上的缔结婚姻情况
。

原来这部份苗族在民国中期以前
,

包办婚姻严重
,

常为当事人所反对
。

反对者如属女方
,

正

面她不敢抗议
,

常在举行结婚仪式后不久
,

即暗中随情人潜逃
。

为父母的
,

怕 出事连累
,

便

采用这种可笑的方法来祈求祖先庇佑
,

不要出现逃婚
。

黔东南苗族丧葬习俗中忌用铜
、

铁
、

锡等金属殉葬
,

除个别地方用小型铁质 农 具 殉 葬

外
,

其余各地普遍忌用
,

更忌用铜
。

一般用一点碎银殉葬
,

也怕银中掺铜
,

要请银匠提炼成

纯银而后用
。

明乎此
,

修黔桂铁路时
,

于麻江境内谷桐车站发现的古墓
,

以铜鼓殉葬 (考古

学者将铜鼓命名为
“

麻江型
”

)
,

墓中死者的民族成份
,

就可排除苗族
。

所 以在调查时对于

许多现象或活动的含义问清了
,

在研究时
,

就可提出看法
,

甚至可下结论
。

( 四 ) 全面调查
,

追溯历史

这里说的全面
,

是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

经济基础包括农业
、

饲养
、

手工
、

运输
、

商贩等
;

上层建筑包括生活习俗
、

宗教信仰
、

音乐舞蹈
、

工艺美术
、

教育医药
、

传说故事
、

歌词谜语等等
.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
。

经济发展 了
,

人民生活富裕
,

就有时间从事各

种创造
,

上层建筑便 出现丰富多彩的内容
,

精致美观的成品
。

经济落后
,

人们为生活而终 日

忙碌
,

无暇顾及其他
,

上层建筑方面的东西也就相应粗糙
、

简单
。

例如黔东南苗族妇女的刺

绣
、

织锦
,

比较有名
;
佩带银饰数量之大

,

常为世人惊叹
。

但这只是清水江
、

湃阳河两岸和

海拔较低
、

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
.

因为这些地区的两河可通舟揖
,

生猪
、

皮张
、

木材等
,

常

以船运和原木扎筏顺江而下出省销售
;

农业都是一年两熟
,

比较富裕
.

明代文献已有关于刺

绣
、

织锦
、

银饰的记载
,

清代记载更多且详
,

民国年间刺绣
、

织锦
、

银饰
,

又有更进一步的

发展
。

而远离两河无航运之便的台江
、

剑河南部
,

榕江的八开
,

从江的加鸿
、

宰便等苗族聚

居地区
,

土特产品输出困难
,

且海拔高而气温低
,

农业年仅一熟
,

经济贫困
,

因而妇女以刺

绣为衣饰的部位很小
,

甚至没有
; 以银为饰也很有限

.

但这不是这些地区的姑娘愚笨
,

如台

江县南部高寒地区巫脚乡的苗族姑娘织锦 (约两寸宽的长带 )
,

却很精致美观
。

只是为了生

活
,

终 日忙于农事
,

无暇顾及为了美化而绣花
。

这些例证
,

说明上层建筑方面文化的优劣
,

都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程度
.

所 以调查社会历史时
,

须要 两者兼顾
,

才更具有研究价值
.



社会历史
,

既研究现状
,

也研究历史的变化
。

现状是由历史演变而来
,

有的还保持厉史

原样较多
.

问了现状
,

不要忘记追溯历史
。

例如雷 l
一

!
_

}妇女易裙为裤始于何时
,

无文献记载
.

1 9 6 4年笔者到雷山调查时问及此事
。

一位 6 0多岁的老人说
:

民国八年从西江开始
,

几年间同

一服装式样的苗族
,

各地都改变了
。

民国八年 ( 1廷19 年 ) 到 19 叔年
,

相距 40 多年
,

当时 口述

者巳 20 来岁
,

亲眼看见
,

应当相信
。

又如苗族的丧葬
,

从前有一部份盛行岩棺葬
,

另一部份却用横埋
。

部份地区的布依族在

清代中叶以前
,

普遍实行二次葬
,

以后逐渐改为一次棺葬
。

调查时如不追溯历史
,

只从文献

看到
,

就不清楚哪部份苗族原用岩棺葬
,

哪部份用横埋
,

何时何故改为土葬和顺葬
.

布依族

的二次葬改为一次棺葬的时期和原因
,

也都要 间清
。

这对 民族历史研究
,

有直接 的价值
。

(五 ) 就地整理
,

核对补充

社会历史资料
,

无论是全面搜集或单项调查
,

都不可能一次访问就记录无遗 而 达 到 深

度
,

还需多次补充核对
。

最好是就地整理素材
,

如时间不允许
,

也要将纪录的卡片详阅一遍
,

发现纪录不全
、

前后矛盾
、

含义不明时
,

立即核对
、

更正
、

补充
。

如调 查黔东和川黔滇两方

言的苗族时
,

还要问清同这里服饰一样的分布地区
; 因为服饰相 同

,

上层建筑基本一样
.

问

清 了
,

就 知道这份资料的代表面
。

1 9 6 2年春节
,

花溪区桐木岭苗族跳场
,

笔者前往调查
。

在场上访问和 目睹
,

只得到起源

传说和跳场现象
,

经详细阅读纪录卡片后
,

感到有几个重要问题必须补充
。

于是在跳场结束

后
,

又到花溪公社苗族聚居的关 口访间 ( 与桐木岭跳场同文系 )
,

知道这支苗族 分 布 在 惠

水
、

长顺
、

安顺
、

平坝数县和花溪区接壤一带
,

以居住在花溪区境内的人口最多
.

跳场形式

是男青年吹奏芦笙沿场边走在前
,

几个姑娘同时各 以长布带插于男青年腰带上
,

手牵另一端

随后共同绕场
,

俗称
“

牵羊
” ,

这是现场看到的
。 、

但 丫牵羊
”

的双方
,

事先是否认识
,

过后

是否会建立情谊 ? 经再次调查才知道
:

绕场前
,

须由女方母亲或姐姐征得男青 年 同 意
.

过

后
,

男青年应姑娘之约
,

前往她家作客
.

此后互相来往
,

有的长达数年
,

然后男家央媒前往

说亲
。

婚后感情融洽
,

较之父母包办而强行结合
,

不可同日而语
。

又
,

桐木岭的跳场
,

是由

孟关的唐姓苗族主持
,

唐姓祖先曾置田业
,

每年以其收益招待远来参加跳场活动 的 苗 族 食

用
`

这份产业直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才改变所有权
。

这都是再度入村调查才搜集到的资料
。

后来发现抗战期间迁来贵阳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和五十年代初原贵州民族学院 的 调 查 资

料
,

·

都没有搜集到这些资料
。

这是是否再次深入调查的不同结果
.

-
I

浓 该 火

贵州的少数民族
,

多无文字
,

无法把本民族的历史记录下来
。

汉文虽有零星记载
,

但用

以研究民族历史是远远不够的
,

还要调查社会历史资料来弥补
。

社会历史资料
,

要 加 以 研

究
,

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
,

才能取得真实可靠的史料
。

社会历史调查
,

既要追溯历史
,

也要间清现状
。

对于历史传统还要做一番鉴别工作
.

对

于优良传统要继续发扬
. ’

但对那些已不适应现代社会
、

甚至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习俗
,

要加 以

改革
.

如操苗语黔东和川
·

黔滇两方言的苗族
,

目前许多地方近亲结婚很普遍
,

影响下一代的

体质和智力
,

甚至 出现不少的痴呆和聋哑儿童
,

对社会发展很不利
。

还有结婚时
,

男家须付

女家聘资和几个至亲的礼钱
,

大半人家都在千元 以上
,

还有大宴宾客也多超千元
,

还有其他

开支
,

总计在二
、

三千元 以上
。

这样浩大的开支
,

已大大超过尸般人家的负荷能力
.

这对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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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诗学 的经典论著

— 评 《 彝族诗文论 》
、

《论彝诗体例 》

沈 嘉 泽

一

9 1毗年
,

《彝族诗文论 》 和 《论彝诗体例 》 两部彝族诗学经典译著相继问世
,

这是我国

民族民间文学发掘研究的又二成果
。

翩译整理这两部彝族诗文手抄本的康健
、

何积全
、

王子

尧
、

王冶新 同志
,

他们所付 出的艰辛劳动
,

是十分可贵的
。

我 国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勤劳智慧的民族
,

由于有自己的民 族 语 言 文

字
,

才使得把丰富的彝文经典保存流传下来
,

为我们 了解和研究彝族古代社会政治
、

经济
、

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文献材料
.

云南
、

贵州
、

四川三省先后发现
、

翻译整理出版了彝族创世纪

史诗
、

长篇叙事诗
、

抒情诗多种
,

如 《阿细的先基 》
、

《阿诗玛 》
、

《梅葛 》
、

《查姆
`

》
、

《勒鸟特依 》
、

《洪水记 》
、

《彝族史诗 》 等
,

光彩璀灿
,

让人们真感到彝族是一个诗的王

国
。

《彝族诗文论》
、

《论彝诗体例 》 正是在这个
“

诗国
”

土壤里产生的彝诗学经典
。

它概括

和总结了本民族诗文创作的经验
、

规律
、

技巧
,

又以它指导本民族诗文的创作
。

所 以
,

彝族

两部诗学的发现
、

翻译整理
,

不但填补了彝族文学理论的空白
,

同时为研究我 国少数民族诗

李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

大约一千多年以前
,

彝族就有了自己的由举奢哲为代表的经师
、

史家
、

思想家
、

文学理

论家和著名女诗人
、

诗歌理论家阿买妮
。

之后的五
、

六百年间
,

又出现了著名诗人和诗歌理

论家布麦阿钮
.

据 《彝族诗文论 》
、

《论彝族诗体》翻译整理者考证
,

根据彝族父子连名制
,

在

责州毕节地区发现了
“

盐仓
”

家谱
, “

盐仓家
”

是彝族的一个支系
.

从中获知
,

举奢哲
、

阿买妮

是从清康熙三年算起往上推 66 代时候的人
,

相当于魏晋南北转到唐这一时期
。

布麦阿钮晚于

举奢哲
、

阿买妮五
、

六百年
,

相当于两宋时期的人
。

这样看来
,

两部诗学产生的历史跨度是

比较大的
.

但是
,

他们之间存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

共同形成了彝族古代独立的诗学体系
。

举奢哲建立了彝族诗文理论
,

阿买妮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

特别是对彝语诗律理论作出了

贡献
.

布麦阿钮又承前启后
,

对彝语诗律
、

诗歌体例理论作了更为透辟详细的论述
。

两部诗

学理论中可多处见到
,

阿买妮和布麦阿钮等都推崇举奢哲为典范
,

常以举奢哲理论为思考间

题的出发点
。

如阿买妮引述说
: “

举奢哲说过
:

每个写作者
,

在写诗歌时
,

声韵要讲究
,

人

富晚贫是兰下天寿芍摹甲获弃置斟称寸搏盖研究乏语
, ’

可改尚政扮提抓施政誉若厂

—以上琐谈
,

仅是个人调查的一 点经验教训
,

作为调查方法
,

是远远不够的
。

(责编 云青 )


